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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来，整个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已
有1668名。按制度设计，干部召回后有集中
教育、转岗、降级降职等几种处理方式，最为
主要的还是集中学习。

干部的“回炉”教育主要依托党校进行。
学习内容主要是各类法律法规、党建理论教
育、观看教育警示片、撰写学习心得这四部
分。差别主要体现在学习时长和学习强度
上。一些县较为严格，不但规定学习时间长
达一周，而且实行封闭式管理，甚至会安排军
训。如安龙县和晴隆县就是一周的全封闭式
管理，早上 6点钟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
也会加入一些特色内容，如兴仁县的召回干
部就需要到县里面最为艰苦的中心项目去参
观，“看看那些单位的同志‘5+2，白+黑’的工
作，让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刘松律师，曾两次
为望谟县的召回干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训。在
与这些干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大家的心结
还是在于面子问题；另外一些干部觉得在外
学习耽误工作，还要花钱，有经济损失。但由
于召回并不记录档案，对他们的仕途影响并
不大。

晴隆县花贡镇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为一
次工作迟到而被召回。当他走进晴隆县委党
校报到时，他感觉“五味杂陈，强烈的自尊心
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家人和朋
友将会怎样看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洞永远
地钻下去”。

梁喜明介绍，在参加集中教育的人当中，
有70%的人考核合格后可以回到原来岗位上
班，但仍有 30%的人将面临“跟踪考察 3个
月、转岗、待岗、免职、降级降职、辞退解聘”。

制度实施大半年来，黔西南州纪委提供
的暗访情况显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发
现各级干部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十余起，
最多的一个月达 20起。不过，在“召回”制度
实施后，2014年12月份仅发现并查处3起。

干部召回的杀手锏，无疑是“摊派指标”
和“末位淘汰”，这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就觉得用

“抓坏蛋”的方式召回干部不妥。“评估一个人
要长期、稳定的评估，不能因为一两件事来决
定。”

在黔西南州，摊派指标和末位淘汰的做
法也在修正。据梁喜明介绍，从第二轮召回
开始，要求不准摊派指标。一个单位允许干
部零召回，但没有干部被召回的单位，需要提
交报告，且该单位将被列为重点工作对象。
一旦发现存在问题，单位的领导班子将面临
问责。

“末位淘汰现在也不建议使用，还是要根
据召回情形，事实依据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
汰或者大家投票，这就存在有些人人际关系
不好被召回，实际上他没有什么错误，这个做
法不太科学。”梁喜明说。

实际上，干部被召回后，重新回到工作单
位，压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干部学习归来或
调岗后，感觉单位气氛“微妙起来”。例如李
毅所在的单位，有一名女同事因为民主测评
排在末位被召回学习，如今回到单位，同事们
都小心翼翼的，“从来不在她面前提到那个敏
感词”。

（据南方周末）

问题“干部”回炉“再造

“干部召回”的贵州试验
汽车可以召回，干部也能召回？没错，在贵州黔西南州，正在开展

一个名为“干部召回”的“运动”--
干部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召回；在干部队伍里闹不团结，召回；

上班期间打麻将玩游戏上网聊天，召回；在急难险重任务前畏缩不前、
临阵退缩，召回；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还是召回。凡是涉及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5类共计30种问题的，一旦触犯，干部就会被组
织部门召回。

干部召回之后去哪儿？除参加集中教育外，还有转岗、降
级降职、免职、辞退等几种较为严厉的处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干部召回制度，正是从“商品召回”中找到的
灵感。实施大半年来，截至目前，整个黔西南州被召回干部已
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仍待岗，占到全州
公职人数的2.3%。干部召回制度正成为黔西南州的一块招
牌，在州府兴义市的主干道上，宣传“干部召回”的标语，每隔
50米就能看到一块。有人形容这一制度是在现有的体制内，
放入一条专吃末位者的鲶鱼，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召回制度的出台，要追溯
到2013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开始之后，贵州黔西南州
提出口号“向惰政宣战、向惰政
问责”，号召各个区县、单位积
极创新自选动作。

据黔西南州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办公室（以下简称活
动办）副主任梁喜明回忆，全州
都在想办法搞“新意思”，如“晒
比述评”干部工作、开设“勤政
先锋榜”和“惰政曝光台”等。
次年 8月活动进入总结阶段，
兴仁县提出干部召回制度。

时任兴仁县委书记郭云海
是这一制度的主设计者之一，
他曾对人民日报表示，因为常
听到下属抱怨自己单位职工如
何不服从安排，不遵守纪律，但
让他们报名单，大家又都不愿
得罪人，结果成了“都还干得不
错”。在他推动下，县里仿效

“汽车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
管理上的干部“召回”制度。

时任兴仁县委组织部部
长、现任兴仁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谭云临对记者解释说，“商品
出现问题了，要把它召回来。
干部是组织部派出去的，当干
部出现问题了，组织也要把他
召回。其实用书面语言就是干
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过召回
更加通俗一点。”

2014年 8月 11日，兴仁下
发《兴仁县不胜任现职干部召
回管理办法（试行）》的文件，规

定 将 对 完
不成任务、
闹不团结等
12种不胜任
现职情形的
干部实行召
回，根据情节
轻重处以“集中
教育、跟踪考察、
组织处理”等三
种方式进行管理。

文件下发后，新鲜的“召
回”字眼，让许多基层公务员议
论纷纷。“是否执行得下来？召
回后达不到处分标准，按照公
务员法或者事业单位管理条例
规定，达不到辞退、改聘的要
求，怎么办？”某乡镇纪委书记
宫伟说。

与宫伟一样，大多数人一
开始都持观望态度。直到强制
分配指标的命令下达，大伙才
知道县里“动真格的了”。

据多位公务员回忆，当时
兴仁县下派指标，每个单位都
必须出人，“35人以下单位召
回至少 1人，70人以上单位至
少召回 3人，中间规模的单位
召回2人”。

文件仅规定了被召回情
形，但是判定这类情形的标准
以及选出召回干部的方式，都
由各单位自行决定。

当时在兴仁县的各级单位
中，有些单位甚至没有规章制
度，大多数单位即使有规章制

度，不少也处于“挂在墙上”的
状态，如何选出一个被召回对
象，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方案。

在硬指标的巨大压力下，
最终，民主测评成为了大多数
单位选出被召回对象的方式。
全单位同事一起对单位成员的
业务表现、工作态度等情况打
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
也有单位由于人数太少，召回
干部会影响工作，最后领导选
择将自己召回。

摊派指标的做法，让一些
被召回干部感觉委屈。一位曾
为召回干部进行培训的党校老
师对记者说，他曾听到多位被
召回干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
并不差，但单位必须选出一位，
不得已为集体“牺牲”。

作为制度设计者之一，谭
云临向记者解释，“末位淘汰和

民主测评肯定不是唯一的、最
好的办法，但是在工作开始之
初，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口。”

“当时末位淘汰和摊派指
标争议最大。”谭云临说，为了
突破第一个瓶颈，他向各单位
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这种方
式，是因为你们不作为，就要倒
逼你们建章立制”。

当时与谭云临搭档的兴仁
县组织部副部长石凤初也说，

“下指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一个单位总会有干得好
的和干得不好的”。

2014年 9月，干部召回制
度交出第一份成绩单。兴仁县
第一轮共召回不胜任现职干部
148人（科级干部 25人）。其
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职1人，
辞退或解聘 5人，跟踪考察 2
人，转岗15人。

在黔西南州活动办主任梁
喜明看来，兴仁县第一次就召
回148名干部的数据，“震慑了
全州”。在州主要领导的重视
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
会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不
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兴仁试点一个月的制
度要在全州推广，操作上的难
题逐渐浮出水面。首先要解决
召回标准的问题，兴仁县提出
的12种召回情形，并不适用于
全州。

当时有两种意见争论得厉
害。一种主张出台细、周、全的
统一标准，全州一盘棋。另一种
则主张州里出原则性政策，各
个县市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标准。

最终州里选择了后者，原
因在于“所有惰政情形根本无
法穷尽，拿到基层也没有操作
性”。按照这一思路，州里出原
则性政策，各县区、单位据此制
定实施细则。

各单位的规定五花八门，
比较普遍的内容包括：干部出
现失误，任务不能完成，班子不

团结，有连续旷工情况，不请假
外出，乡镇驻村干部走读，上班
开会打瞌睡，被纪委暗访通报
批评等等。出现这些情形的干
部将被召回。

干部召回在全州推开后，
干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被重
新遵守，例如过去沦为形式的
考勤，被摆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龙县委，记者发现了
一本签到本。县委宣传部干部
蒋先学介绍，如今连部门一把
手也要严格考勤，如果外出开
会，还需要向办公室报告。4月
24日下午两点半，安龙县委组
织部副部长杨盛意在办公室接
受媒体采访，没来签到，办公室
专门打来了电话询问。

在安龙县委会议室门外，
每到开会时间也会临时多放一
张桌子。据工作人员介绍，开会
无论是谁都需要签到，如果不
签到，到时候各个单位办公室
核对不到，就算缺勤处理。

“签到”令一些人颇不适
应。安龙县一名副县长，有一次
就遭遇纪委暗访，被质问“怎么
不签到”。这个副县长负责农业

口业务，常常要外出下乡。
在安龙县卫计委，一名业

务骨干被评上“惰政之星”，个
人照片被登在单位的大门口，
原因正是“一次上班迟到”。与
这位骨干一起被挂在惰政曝光
台的，还有刚入职安龙县人民
医院不到两年的住院医师铁余
鸿，他的错误也是一件小事，

“病例没给主任签字”。
一旦被上级通报，就属于

“一票否决”、必须被召回的对
象。乡镇干部王飞和他的同事
们现在最害怕纪委，他们单位
有一位同事仅是在桌子上眯了
一会，就被召回。他告诉记者，
当时他同事因为重感冒倒了杯
水准备吃药，结果遇到纪委暗
访，“被纪委拍下照片时，桌子
上的水还是滚烫的”。

根据梁喜明统计，被召回
的干部中，两个群体比较突出，
一是接近退休的干部，这部分
人往往是由于工作懈怠被召
回。另外就是刚进来的年轻干
部，因为业务、工作失误被召
回。最常见的集中表现为两点，
一是作风问题，也就是常说的

“冷硬横推拖”，另外就是惰政，
既不犯错，也不干活。

目前，李毅的单位还没有
人因为不走斑马线被召回，但
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万一被
逮到，被召回还是有点丢脸”。

全州推广之初，阻力自然
不少，梁喜明说，“一是一些干
部认识不到位，胆子不够大害
怕得罪人，召回名单报不上来。
二是被召回干部也有些情绪”。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
黔西南州州委书记张政曾坦
言，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惰
政”甚至还“躲政”，认为提拔当
了领导就等于上了保险，干与
不干没关系、没人管，坏了干部
风气。“干部‘召回’引起大反
应，说明造成了压力，带来了杀
伤力。”

2015年年初，张政曾连续
11天上门约谈，当即就召回了
4名县委常委。

谭云临介绍，在兴仁县，为
了保证这项制度落实到位，“如
果你们单位召不出干部，但是
工作又没有干好，那么就要召
回一把手”。

“摊派指标，硬性召回”

“被纪委拍下照片时，桌子上的水还是滚烫的”

“强烈的自尊心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